
●●●●● ● ●●●●●●● ● ●●

长征副刊 E-mail:jfjbyuanxf@126.com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袁晓芳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35分 印完4时35分

12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265期

一

海子口，是地名，也是一个高山堰塞
湖。对内地人来说，海子口的气势和规模
已经非常大了，但新疆人眼宽，说小得很，
是仙女随手丢在山里的一面小镜子嘛。

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天蓝，水
碧，绿草地向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
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
怒放，空气里浮动着浓烈的花香；还有
温泉，牧包里的美食，这里是夏季旅游
度假的胜地。可可托海边防连的军马
场就在鲜花摇曳的湖边。

海子口海市蜃楼般的湖光山色、缤
纷花海、万般风情，在军马场饲养员、24
岁中士李全虎的记忆里是遥远的，模糊
的，甚至是一片空白。

可可托海边防连有两个季节性执
勤点，离连队都很远，且路途艰险。每
年六月初，大雪封山期一过，冰雪消融，
携着寒意的春风刚染绿海子口，野花还
未从茎秆上探出花苞，连队官兵就要骑
上马，驮运着各种生活物资向中蒙边境
上的夏季执勤点进发。李全虎是照料
军马的饲养员，又是连队的指挥班长，
上山巡逻执勤，自然少不了他。

九月大雪飞落，官兵们像候鸟一
样，从挂在天边的执勤点上撤回连队，
海子口已冰封雪裹，一片寂静。每年这
样踩着季节来回迁徙，海子口如诗如画
的壮阔美景，便跟李全虎和他的战友一
次次擦肩而过。

其实，机会也不是没有，申请留守，
不去夏季执勤点，就能亲眼揭开海子口
夏日的美丽面纱，但李全虎宁愿将遗憾
和惆怅永远留在心里，也要跟着自己的
战马出征。他说，我是来当兵守边防
的，又不是来看花赏景的。

所以，李全虎在这里痴痴守望了六
年，海子口的遍地芬芳，他一次都没欣
赏过。
“听老兵说，这里夏天确实很美！”

说这话时，李全虎忽然像一个害羞的女
子，脸红了，眼神里有兴奋、向往，也有
不好意思的腼腆。

海子口的夏日美景在李全虎的心

里，亦在他写给家人的一封封信里。他
笔下的海子口，是青草和鲜花的海洋，
雪山和白云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是一
个诗意盎然的童话世界。亲朋好友们
对他的描述都很向往，觉得他在一个极
富浪漫情调的地方当兵，简直幸福死
了。“我就是想让家里人别担心，我在边
防挺好的。”李全虎说。

海子口的冬天，漫长，极冷，气温最
低时会降至零下五十二摄氏度，连咆哮
的额尔齐斯河也不得不静悄悄地沉
睡。风雪弥漫的海子口无人光顾，马场
自然就成了茫茫荒野上的“冰窟孤岛”。

李全虎冬天守在这里，唯一的任务就
是带着两名战士精心饲养连队的几十匹
军马，想方设法让这些无言战友吃得膘肥
体壮，养精蓄锐，默默地等待春回大地，还
有巡逻路上那些难以预料的艰险与生死。
“那是去年入冬前团里新盖的宿舍

和马厩。”李全虎以电影里战场指挥员常
有的神情和手势，指着湖边一排漂亮的
红房子说：“以前是泥坯房，冬天冷得厉
害，蹲一次厕所屁股都能冻裂。”在说笑
声里，他笑呵呵推开屋门，我的眼前倏地
一亮，屋里窗明几净，桌上一台小录音机
正播放着轻音乐，曲子清清浅浅，几盆绿
植，枝叶稠密、墨绿，绿萝长长的藤蔓，像
他的思念与梦想，从柜子上垂挂下来。
他给学习室起了个诗意名字，叫“时光茶
吧”。我说，你还挺有浪漫情怀。他露出
洁白的牙齿笑着解释：“累了，寂寞了，在
这里看看书、听听音乐，感觉挺好。”

马场只有一部通连队的电话，给父
母打长途电话，他要在冰天雪地里步行
几个小时，去附近的可可托海镇。马场
人少，没洗澡间，李全虎跟两个战友轮
换着，半个月回一趟连队。

尖利的“白毛风”能削掉耳朵。几十
公里山路，对脚下生风的边防战士来说，
算不得什么。李全虎说，遇上大风大雪天
气，路不通，回不去，就不洗了。在执勤点
上十天半月洗不上澡也是常有的事。

他给我泡了茶，往火炉里加几块木
炭，炉火呼呼地燃起来。然后，他坐下
来给我讲山上的故事。

二

乌力杜尔贡夏季执勤点，距连队 50
多公里，说不上远，但高山深谷，悬崖峭
壁，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有的地
方一边是垂直的悬崖，一边是奔腾的额

尔齐斯河，脚下的便道宽不足一米，只
能容一匹马小心地通过。

那年夏天，李全虎和战友牵着驮给
养的军马上山，一匹叫“大青子”的军马
被滚落的山石惊吓，后蹄踩空，倏地像
一片树叶坠向奔腾的额尔齐斯河。

万丈绝壁直垂谷底，汹涌的额尔齐
斯河像一线细细的溪流，缓缓向前。眨
眼之间，山谷里寂静得似乎什么都没发
生。隐隐的喧腾声往上漫，一派森气。
再看前后身上驮满给养的军马，奓起鬃
毛，蹄子刨地，身上皮肉在抖。
“大青子”的坠落声，如闪电、惊雷、

重锤，突然重重地击在心上，李全虎腿
抖得有些站不稳，感觉一只手黏黏的，
牵马的缰绳拉破了皮肉竟浑然不知，小
肚子胀得难受，想撒尿。

李全虎像受伤的狼，对着山谷发出
撕心裂肺的呼喊。他无法相信他的“大青
子”就那样倏地消失了。吼声划开空气，
撞到对面的绝壁，又远远地荡回来。他和
战友们吼得脖颈和腮帮上绷起了筋，吼声
在山谷里一浪一浪碰撞，旋起，落下。

一只鹰扇动翅膀，在脚下的山谷里
斜着飞。李全虎没有撒尿，他怕撒完尿，
两腿一软，坐下去再抬不起来。他的心
痛得无法言语，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山高路险，执勤点上的难处多是官
兵们想办法克服。晚上，除了蜡烛，满天
繁星就是哨所最亮的光源。做饭捡枯枝，
吃水去额尔齐斯河背。他和战友抡起镐
头挖出一个长方形大坑，将雪水引进坑
里，在太阳下晒几天，就是天然浴池。一
台手摇发电机，使用电台时，战士轮流着
摇发电机供电。山上没有网络和信号，电
台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

冬天马场里最苦的是砸冰取水。生
活和饮马用水，都取自门前的这片湖。
湖水结着几十厘米厚的冰层，刺骨的寒
风在冰面上打着旋儿呼啸，冻得骨头嘎
啦啦响。李全虎带着两个战士轮流抡两
三个小时的大锤，才能凿出脸盆口大的
一个冰眼。冰眼凿了冻，冻了再凿，天天
如此。手上被大锤和钢钎震裂的伤口，
也像冰眼一样反反复复张裂着，叠加着。

我说：“雪这么厚，化雪水也可以
嘛。”他摇头摆手道：“化一天雪，还满足
不了一半军马饮水。”

有一年三月，军马“旋风”得了结肠
病，滴水不进。李全虎把“旋风”从马厩牵
到宿舍照料。平时军马患病，他基本都能
手到病除，但这次他使出浑身招数，“旋

风”的病就是不见好转。危急时刻，在零
下四十五摄氏度的雪山上，李全虎扛一把
铁锨，只身冲进了寒风呼啸的黑夜，在没
膝深的雪地里徒步到铁买克乡求援。

兽医请来了，诊断结果却让李全虎
心如刀割。兽医说，“旋风”的病没法医
治。他不信，满脸泪水：“你瞎说！”

送走兽医，李全虎跪在地上，变换
着各种手法给“旋风”揉肚子，把被子盖
在“旋风”身上，牵了“旋风”绕着马厩一
圈又一圈地走。当“旋风”奇迹般地好
转起来，在地上找东西吃时，守着“旋
风”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李全虎，紧紧搂
住“旋风”的脖子放声大哭。
“连队两个夏季执勤点，都在边境

线上，山高路险，驮运给养、巡逻全靠军
马。”说罢，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一次巡逻途中，一个战友不小心从
马背上重重地摔下来，爬起来要对军马
动粗，李全虎急得箭一般冲过去，将脸
伸给战友，噙着眼泪说：“你要是心里不
畅快、有气，就往我脸上打。”

自此，连队再没人敢对军马动粗。
他说：“马虽无言，却通人性，是我们边
防军人最亲密的战友。”

三

早晨，我在床上被滚雷似的马蹄声
叫醒，出门，朝阳已给雪地镀上一层淡
淡的金辉。远处，李全虎骑在一匹枣红
马上，追着马群正在雪地里飞奔。马鬃
纷飞，马群像一片跃动的火苗，在洁白
的雪地上轰隆隆涌动，嘶鸣像撕裂空气
的箭镞，和着闪电般的蹄声飞翔。马群
不时随着李全虎尖利的口哨声，在雪地
里忽左忽右，鼓点般急促的马蹄，在身
后扬起一片一片雪雾。

我回屋洗漱完，听到马蹄声再次出
门时，飞驰的马群已停在马厩前，李全
虎在马群里，亲昵地抚摸着一匹匹向他
打着响鼻的军马，眉眼间尽是开心。
“天这么冷，你赶着马群在雪里追

啥呢？”我有些纳闷。
“出操，马跟战士一样，每天早晨也

要跑步！”李全虎笑着说。
没有风，晴空万里。朝霞将金光像

纱一样铺在雪山、冰湖、马群和一身迷
彩的李全虎身上，给寂寥的海子口创造
出震撼人心的美。

我知道，再过两个月，他又将和战友
们一起，带着战马向天边的执勤点进发。

海子口的马蹄声
■王雁翔

没到过大西北的戈壁、沙漠，就没有
机会看到红柳。

当汽车在戈壁滩上奔驰一整天，路
过悠游漫步的野驼，邂逅了啃噬青草的
羊儿，再绕过鸡鸣犬吠的村庄，从日上三
竿，走到西天落霞，长路的尽头，才会猝
然出现几簇或者一片红柳丛。远远看
去，沙地是耀眼的黄，枝条是沉稳的绿，
花朵是娇艳的红，沙漠红柳，真像红衣绿
裤的西北女子，惊鸿一瞥，就点亮了旅人
疲惫的眸子。

在大漠、在戈壁，红柳是一种再普
通不过的植物了。它身量不高，分枝多
而细长，有红褐、紫红、粉红三种颜色。

红柳不如江南杨柳那样的柔情与妩
媚，却有着西北所特有的粗犷与豪迈，为
原本荒凉的沙漠带来了生命的光亮。

春天，一簇簇碧绿一片，朝气蓬勃，
一派盎然生机。夏秋时节，或粉或紫的
小花骨朵缀满枝头，编织成别致的花穗，
郁郁葱葱。冬天，地冻河封，草木萧瑟，
远远的若有红雾涌动，那定是红柳林。
这时的红柳并不枯萎，只是脱落了叶片，
而枝条仍是根根直立，一身红色皮肤，高
昂着头，少了春秋夏日的光鲜，多了寒风
肃杀中的挺拔。红柳是顽强坚毅的生命
力的象征，那微微弯曲的棕红色枝干中
透着坚韧，与恶劣环境奋力抗争。

据说，红柳的祖籍远在非洲，树龄
在百年以上者不足为奇。姿态婷婷袅
娜的红柳，有着松柏般坚毅的性格。红
柳满身都是宝。柳枝不仅是人们盖房、
编织、取暖的首选材料，也是一味中
药。它的枝叶有解热透疹、祛风利湿的
功效。在沙漠边缘很多村寨，当孩子出
麻疹时，人们都会采一些红柳枝叶熬水
给孩子喝，说也奇怪，疹子很快就会消
失。它还是治疗风湿的良药，每当春天
来临，很多人会采摘一些嫩枝嫩叶，煎
水泡敷，以摆脱病痛的折磨，所以人们
又称它是“菩萨树”“观音树”。红柳的
根部，寄生着一种称之为“沙漠人参”的
名贵中药材——红柳大芸，又称“肉苁
蓉”，依靠红柳供给的养料和水分生长，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红柳还是沙漠的卫士。不管是在滚
滚的沙海，还是在茫茫的盐碱滩，都能见
到它的身影。即便是狂风肆虐，飞沙走
石，也不能使它屈服。相反，它把根扎得
很深，沙高一寸，它高一尺；沙高一尺，它
高一丈，决不妥协后退。当风沙把它掩
埋时，它的枝干又生长成须根，努力地向
上生长，伸出一丛丛细枝，去迎接新的太
阳。因为它的枝叶很细，减少了体内的
水分蒸发，并且还能分泌盐分，所以，它
不怕盐碱和干旱，是沙漠的守护神。

我看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绿洲，是
一墩一墩的红柳、梭梭、蓬蒿等沙生植物
顽强地遮盖着沙漠因缺水而裸露的肌
肤。那绿色很倔强，没有苍翠欲滴的感
觉，绿得很瓷实，一点也不娇嫩。在长着
星星点点绿色植物的沙漠里猛然出现巨
大的一簇红，一两米高，不是大红色，比
粉红深，比玫红略带点紫，应该是紫罗兰
的颜色。这颜色既不热烈也不冷清，在

沙漠里它很惹眼，很优雅地蹲在那儿。
水分充足的地方，一墩红柳就有一间房
子大，挨挨挤挤，有红有绿，很壮观，很漂
亮。有沙丘的地方，一棵红柳抱紧一个
沙丘，零零落落，很突兀，因为这一墩红
柳周围再没有植物，只有黄沙。

红柳的花期很短，每年八月，金色
的熏风一吹，红柳柔韧的枝蔓上，簇生
出桃粉色的细碎花朵，有的红柳开紫罗
兰色的花，有的开粉红的花，还有的开
淡黄色的花，黄中透点绿，像槐花的颜
色。如锦似霞，嫣嫣娇红，焰火般猎猎
起舞。飞舞的蜂蝶，在娇嫩的花蕊上翩
然翻飞，殷勤试探着，流连亲近，在红柳
有限的花期里，把难得的绚丽，播撒到
广袤的戈壁。如果把它移栽到城市里、
花园里，它长得就没这么茂盛，花开得
也不稠密。它的家园在这里，红柳知道
它的责任是什么，绝不三心二意，这不
由得让人心生敬意了。

红柳，在戈壁，在大漠，在碱滩，在
荒原；无人插种，无人耕耘，无人浇灌，
甚至无人欣赏；但红柳不管冬有多寒，
夏有多炎，风有多狂，沙有多厚，该开花
时就开花，该妩媚时依旧妩媚。多风干
旱，锻铸了红柳一身的硬骨。它们的木
质坚硬且细腻，虽然十年八载只长到两
三米高，一把粗，终是无怨无悔，在千姿
百态的世界里坦坦荡荡地展示着属于
自己的生命图腾和庆典。当地的老百
姓说：看见红柳的地方，沙漠就快到了
尽头，绿洲就近了。

茅盾在《白杨礼赞》中，把白杨树比
喻成西北戈壁上的伟丈夫，那沙漠红柳，
该是沙漠瀚海里的奇女子。白杨伟岸，
红柳静美，一张一弛，携手护佑着风沙肆
虐中的荒漠绿洲。

红柳这种朴实而又顽强的精神，不
由使人联想到戍守边关的战士们，他们
有着红柳一样的品质，和戈壁紧紧相依，
能耐住寂寞的风寒，守候广阔的荒漠，如
荒漠中升腾的火焰，给人希望和奋进的
力量，给人无穷的回味和怀想……

荒
漠
火
焰

■
田
文
华

筑梦（中国画）
高维洲作

课目，野战宿营及供电

六分钟搭好一顶班用帐篷，分秒必争

训练场曾是部队煤场

六个战士从帐篷里钻出来

黑鼻孔黑牙齿

喘着粗气嘿嘿直乐

仿佛刚刚打赢一场真正的恶仗

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

可供怀抱枪支的士兵

在战斗间隙美美睡上一觉

梦见奔驰的列车，满载离歌

取出梦中的火焰照亮前程

毫不犹豫地把背影扔给下一个黎明

战场救护，不见血的流血训练

急救包，止血带，三角巾

将“受伤”的躯干结结实实包扎

托着战友匍匐前进

枪林弹雨中，紧握住他“断裂”的骨头

有一天，假想敌真的光临

面对汩汩奔涌的热血，要像止血带

迅速绑住你的喊叫和泪水

云上高原，哪片云彩下是古战场

一千零一次预演，讨论集结与杀伐

操课结束，空空的训练场

留下一地“兰州”烟头

训练进行时
■丁小炜

63 年前，我的姥爷，一个从田地里
走来的青年，身上还裹挟着泥土的芬
芳。接兵干部诗意的描述，在他的心中
播下蔚蓝的梦想。追逐着飞翔的方向，
走进这蓝色的阵行。而现实终究是现
实，视线里没有战鹰的翅膀，甚至没有机
场和营房。戈壁、荒原、旷野，信念在汗
水中生长，座座机场拔地而起。转眼就

要退伍，他们还没有见过飞机起航。离
队的姥爷拉着连长的手，眼中含着泪花：
有一天见到战鹰，一定要替我摸摸它的
翅膀，看它是否汲取了太阳的光芒，像我
的心一样滚烫。退伍还乡，多年以后我
依偎在姥爷身旁，听他讲奋斗的青春与
蔚蓝的梦想。他的目光一直在凝望，我
知道，那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战鹰起航
■慕佩洲那次回湖南老家，我从母亲的菜园

里挖了一小坨菜土，用旧报纸包好，带
回新疆博乐。因为听老一辈人讲，如果
在外地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就带些家乡
的土过去，便会有所缓解。

打开旧报纸，蓦然发现那菜土上有
蔸蒿草，小小的，小到稍不注意就会被
眼睛忽略。

这个突然的发现给我带来一股强
烈的欣慰感，似乎增添了一位“伙伴”。
我赶紧腾出一个花盆，把带来的土倒进
花盆，与花盆中原有的土搅拌妥当，再
把那蔸蒿草栽上。

老家的这种蒿草，喜欢长在农田边
上，扯上一把放到鼻子前闻，有股药味
儿的清香，家乡人喜欢这种味道。每年
清明时节，正是蒿草穿新衣展新颜的时
候，家庭主妇们便提个小竹篮到房外摘
蒿草。

摘蒿草是有讲究的。首先要仔细
地辨别“伪蒿草”。“伪蒿草”长得常常能
以假乱真，若有人把它当成蒿草摘回家
食用就会误食中毒。当然这也挡不住
人们摘蒿草的喜好，只是要多加小心。
于是，莫说小孩子常把小手举到大人跟
前不停地问，“这是不是蒿草”，就是从
外乡嫁过来的新媳妇也常把辨析蒿草
当做一大功课。

那蔸蒿草渐渐长大了。小时候母
亲就教我辨识过蒿草：蒿草茎是紫红
的，叶的背面泛着白，而“伪蒿草”的叶
子背面不泛白。我花盆里的这棵，仔
细看看，确是真正的蒿草。好！明年，
我就可以用它过老家式的清明了。

清明时节，老家的人总把蒿草采摘
回家做“蒿草粑粑”。它与端午节的粽
子、中秋节的糍粑和春节的醪糟，并称
为“农家节日标志性食物”，被一些湖南

老乡叫做“潇湘四俊”。
做“蒿草粑粑”需要用糯米。先把

糯米推磨成糯米浆，再把蒿草洗净剁
碎，掺到糯米浆中拌均匀，通常还会放
些白砂糖，增加甜的口感。然后用手
搓成粑粑状，放在大锅里蒸十五分钟
即可出锅，揭开锅盖时那股清爽的蒿
草香就会猛地“激活”你的食欲。记得
母亲生前曾跟我说过，“蒿草粑粑”不
仅好吃，而且还有祛心火、降血脂、安
心定神的作用。

博乐房子里的这蔸蒿草是四月间
从湖南老家带来的。不料它被一场横
风斜雨折腾得“缺胳膊断腿”，我一阵伤
心也无可奈何。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
间，它居然从折断处又长出了不少新
枝。风雨前还“一枝独秀”，谁知风雨
后，竟然枝繁叶茂。

我穿军装的 20 多年里，从边疆到
海域，走南闯北。可一从部队退役，异
地安置到新疆，一段时间以来异乡感特
别浓，心中总是念着“故土难离”。没想
到这一小蔸蒿草，从故乡到他乡，却毫
无顾忌地生长在花盆里，长出了它随遇
而安的生存理念。打开窗户，从花盆里
掐几片蒿草叶子，搓搓放到鼻子下嗅
闻，似乎在原有的清香上还融合了一股
博乐泥土的芬芳。

从单位回家的路上，人行道两旁
栽有一种花，长得惹人喜爱。有人称
它“鸡冠花”，也有人认为是“节节
高”。据说这花种是一位援疆干部带
来的。播种在博乐的土地上，长势很
好。没有水土不服之虞，也没看出什
么恋乡的“脸相”。这让我突然有了
个想法，我要把那盆蒿草，栽到博乐
的泥土中，让它长成一蓬，长成一片，
长成一处江南的风景。

那盆蒿草
■吕政保


